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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行驶在大海中，
周围一片蔚蓝，倏忽之
间，一头巨大的、黑色
的鲸跃出海面。中国
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
程研究所（以下简称深
海所）研究员李松海愣
了愣神，脑海中飞速运
转，检索有关鲸的知
识：这到底是一头什么
鲸？

“可能是须鲸！”李
松海兴奋不已，来不及
思考，他迅速让团队成
员拿起相机，尝试为这
头神秘的鲸留下影像
资料，“此前我们在南
海海域发现的鲸类动
物均为齿鲸。如果是
须鲸，将进一步丰富南
海鲸类动物的物种多
样性认识”。

这一幕，发生在今
年9月、深海所海洋哺
乳动物与海洋生物声学
研究室组织的一次南海
鲸类科考中。这次科考
不仅积累了抹香鲸、弗
氏海豚、短肢领航鲸等
物种信息，还更新了瓶
鼻海豚、瓜头鲸和糙齿
海豚等物种在南海的分
布范围。从2019年至
今，深海所累计组织了
7次类似的“追鲸之旅”。

近日，该研究团队
在保护生物学领域旗
舰 期 刊 Biological
Conservation（《生
物保护》）发表论文，分
析了2019至2023年
开展的6次南海深潜/
远海鲸类科考航次数
据，较完整地提供了我
国南海深潜/远海鲸类
物种分布、物种组成、
等关键信息，初步揭示
了南海鲸类动物的生
物地理格局特征，这也
进一步表明，南海部分
海域是“重要海洋哺乳
动物区域”。

“这项工作需要长期积累”
通过持续科考，科研人员可逐步

掌握南海鲸类物种的组成、多样

性和地理分布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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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科考心里都没底”
科学评估南海鲸类物种多样性和分布格局，实地考察不可或缺

有的成群结队欢快地跃出水面，
有的孤独地巡游在海洋的某个区域，
声音美妙空灵……对于大多数人来
说，“鲸鱼”是大海的“神秘使者”。一
直以来，人们对“鲸鱼”的想象与对海
洋探索的热情是同步的。

李松海介绍，全世界现存的鲸类
动物约有94种，我国海域有30多种。
鲸类动物分为须鲸和齿鲸，体长从1.5
米左右到30多米不等，它们十分聪明、
可爱。

鲸类动物是海洋生态系统的旗舰
动物和指示性生物，具有不可替代的
研究和保护价值。然而，我国学者正
式对鲸类动物开展研究起步较晚，直
到20世纪20年代起，才有老一辈科学
家对我国沿海抹香鲸和江豚等动物开
展形态学描述工作。

“南海是我国海洋生物多样性
最丰富的海域之一，也是全世界海
洋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区域。”李松海

说，不过受限于种种因素，早些
年我国学者对南海鲸类动物的

研究几乎一片空白。
2016年，深海所建成“海南

岛鲸类搁浅记录专业数据库”。

通过数据库收集到的信息，结合对渔民
的走访，李松海判断：南海极有可能生
活着丰富的深潜和远海鲸类。

仅凭推测还不够。部分鲸类动物
差异很小，渔民分辨不清；数据库只能
统计搁浅动物的种类，却不知道它们
来自哪片海域。“要科学评估南海鲸类
物种多样性和分布格局，非进行实地
考察不可。”李松海说。

2019年，由深海所海洋哺乳动物
与海洋生物声学研究室组织的“2019
年南海深潜及远海鲸类科考”起航，李
松海担任航次首席科学家。这是全世
界第一例在南海相应海域开展的深潜
和远海鲸类科学考察航次。

“坦白说，第一次科考我们心里都
没底，因为没人知道到底能否在南海
寻找到鲸。”但让科考队万分欣喜的
是，他们在南海北部海域发现了大量
深潜和远海性鲸类动物，如抹香鲸、短
肢领航鲸、喙鲸等，这无疑给科考队带
来了极大的信心。

今年8月底，科考队再次出发。在
前6次科考航次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南
海的鲸类物种多样性、种群现状和分
布模式等进行研究。

“要找到它们很不容易”
一次科考往往会在海上漂泊20天以上，需要强大的意志力

我国学者正式对鲸类动物开展研究
始于20世纪 2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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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9年至
今，中国科学院深
海所已组织 7 次
追鲸之旅

较完整记录了我国南海深
潜/远海鲸类物种分布、物种组
成、相对丰度、社群行为和栖息地
特征等关键信息

初步揭示了南
海鲸类动物的生物
地理格局特征

表明南海部分
海域是“重要海洋
哺乳动物区域”

德氏中喙鲸，这一神秘物种自1963年
被命名定种以来，全世界都没有确切的海
上目击照片和活体照片。仅有的科学资料
要么来自寥寥几头死亡搁浅个体，要么就
是“只闻其声，不见身影”的声学监测。

“非常幸运的是，我们在执行第一航
次时，目击到了一群神秘喙鲸，并且拍摄
了大量的第一手影像资料。”李松海回忆
说，经过谨慎认真的形态学特征鉴定，他
们最终确定，被观察和拍摄的动物可能是
德氏中喙鲸，或银杏齿中喙鲸。

但由于全世界关于这两个物种的资
料奇缺，在没有确凿的科学证据前，谁都
无法通过形态学特征区分它们。后来，科
考队在后续航次里陆续通过多种技术手
段全面采集了神秘喙鲸的影像、声信号和
组织样本，终于确认了这头神秘喙鲸就是
德氏中喙鲸。

基于研究，李松海团队首次绘制了德
氏中喙鲸物种模式图，全方位解析了德氏
中喙鲸的活体外观形态、声信号和遗传学
特征。研究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国际
海洋哺乳动物领域的旗舰期刊《Marine
Mammal Science》上。

“这意味着，我国科研人员在南海的航
次调查和科学发现，终于为全世界揭开了德
氏中喙鲸的神秘面纱。”李松海欣慰地说。

科考过程中还发现了许多“母子对”。
深海所海洋哺乳动物与海洋生物声学研究
室博士刘明明说，鲸是一类高度社会化的
海洋动物，许多鲸类的社会形态类似于“母
系社会”。“母子对”的发现，表明南海很有
可能是这些鲸类群体的定居场所。

“研究鲸类动物这项工作，需要长期
积累。”刘明明表示，只有进行长期系统的
研究，才有可能了解鲸类动物的活动范
围，弄清楚不同物种的迁徙规律等问题。

如今，随着研究愈发深入，李松海团
队建立了国内外“独此一家”的南海鲸类
声学数据库，首次报道了南海海域柯氏喙
鲸、德氏中喙鲸、柏氏中喙鲸的声学记录，
解析了南海多个喙鲸物种的声信号特征。

李松海认为，通过在南海持续开展鲸
类科考调查，科研人员可逐步掌握南海鲸
类物种的组成、多样性和地理分布特征，
深入探索南海鲸类的适应性演化、行为生
态特征等科学问题。

在甲板上远眺，是一望无际的蓝，显
得有些单调。船只航行过程中会推起一
些浪花，要是幸运的话，会看到一群群热
带斑海豚、弗氏海豚、长吻飞旋海豚，它们
游到船头，钻进浪花里跳跃、翻腾。

“要是碰到短肢领航鲸，它们则会停
下来集体把上半身浮出水面围观我们，好
像对我们充满好奇。”李松海说，这表明它

们喜欢亲近人类。每当看到这些欢快
的画面，大家总是忍不住拍照，鼓舞欢
欣，这也是科研过程中的“小确幸”。

（本报三亚11月20日电）

科考人员搬运科考船上的工具、行李等物品。
深海所供图

李松海（左）和同事交流鲸类科考相关内容。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茂 摄

科考人员在南海某海域遇到浮出海面
的抹香鲸。 深海所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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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考人员在海上观测鲸豚类动物。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程龙 摄

茫茫大海中，如何追鲸？这不仅
要有技术，还要有经验。

“科考主要采用目视考察和被动
声学监测相结合的方法，通俗来说，就
是依靠人眼、望远镜和声谱图。”深海
所海洋哺乳动物与海洋生物声学研究
室副研究员林文治介绍。

鲸是哺乳动物，用肺呼吸，呼气
时，呼吸孔会喷出气柱。齿鲸有一个
呼吸孔，须鲸则有一对。形态学上的
差异，为鉴别物种提供了切入点。多
数时候，动物与船相距很远，无法直接
观测到，浪花和气柱就成了重点搜索
的对象。

每天早上8点到晚上7点，科考队
员们要轮流站在驾驶舱顶部目视搜
寻。这看似简单，实则是挑战身体的
承受能力，也更考验耐心。“虽然这片
海域理论上有丰富的鲸类动物，但要
找到它们却很不容易。”林文治坦言，
一次科考往往会在海上漂泊20天以
上，没有强大的意志力很难坚持下来。

热带海洋中，阳光毒辣，有的科考
队员忘了戴遮阳帽，在甲板待不到半
小时，脸就变得通红，紧接着开始脱
皮。队员们轮班结束，回到船舱里把
衣服一拧，汗水洒了一地。

而对于一些刚入行的科研人员或
研究生来说，在繁多的海洋生物中准

确认出鲸类动物并非易事；也常常会
出现这样的情况——目视组成员发现
动物，船员拉短铃提醒，其他人还没登
上舱顶，动物就不见了。

让林文治印象深刻的是一次与柯
氏喙鲸的“碰面”，“它很安静，就在海
面以下不到一米的位置静静游着。柯
氏喙鲸特有的棕黄色让我一开始怀疑
仅是个编织袋，直到另外一头鲸从它
身下冒出来并行游动时，我才意识到
它是喙鲸”。

“其实我更希望能一直静静观察它
的形态和行为，但是科考任务要求我必
须去取相机，并争取留下图像
证据。”说起这段经历，林文治
很兴奋，也有些遗憾。

除了目视，还有的科考
队员在船尾收集动物发出
的声音，或收集海水，以
获得水体中动物体表
剥落的痕量DNA，
带回实验室做进
一步的物种鉴
定。尽管已经
进行了7次科
考，但工作模
式、内容还
一直在更
新积累。


